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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现代漳州话的变化

陈荣翰

摘 要 在最近的 多年中漳州方言的演化十分明显
。

在词 汇方面
,

由于物质环境和文化

环境的改变
,

一些词汇消失 了
,

一些词汇 出现 了
,

一些词 汇的词义转化 了
。

在语音方 面的擅

变
,

既包括漳州话内部按 自身的规律演化
,

也有向普通话和厦门话靠拢的过程
。

在语法方 面
,

漳州话也出现了不 引人注 目的
,

缓慢的变化
。

关键词 漳州方言 擅变 词汇 语音 语法

语言自其产生以来就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
。

通常语言的擅变极为缓慢
,

往往需要积累数百年才会

出现显著的差异
。

但近 年间我国社会发生了急剧

变化
,

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是 日新月异
,

因而祖国大

陆语言和文字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
。

本世纪以来
,

尤其在二战之后
,

世界进人信息爆

炸的时代
,

出现了所谓的
“

地球村
”

效应
。

随着各地

区人民的频繁交往
,

各种语言的相互
“

蚕食
”

现象非

常普遍
,

据统计
,

目前世界上的 多种语言中有

五六千种将在一两代人之间被消灭掉
。

在经济文化迅

速发展的地区
,

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
,

媒体 日益左右

着社会生活
,

因而语言的
“
弱 肉强食

”

现象更为明

显
。

例如法国在近百年间虽然有讲方言的人群竭力抵

制
,

但是境内的所有方言已经完全被共同语—法语·

—所吞噬
,

包括曾经十分流行的布列塔尼语
、

巴斯

克语
、

勃良第方言和诺曼底方言
。

漳州地处沿海
,

靠近历史上的五大通商 口岸之一

—厦门
,

作为闽南话重要组成部分的漳州话
,

在普

通话和厦门话的
“

强力夹击
”

之下
,

是否也将很快地

消失
,

笔者不敢妄加判断
。

但笔者在编辑 《漳州方言

志 的过程中确实发现
,

在最近的一百年来
,

漳州话

的变化已经是足够显著了
。

语言变化的一般规律是词汇变化得最快
,

语音次

之
,

语法最不容易变化
。

但是为了与方言志的编写顺

序一致
,

下文还是按语音
、

词汇
、

语法的次序来探讨

漳州话的变化情况
。

一 语
岌沈

曰

关于漳州话语音近来的变化
,

流行的说法是 年

轻的漳州人在发音方面倾向于将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

混淆起来
。

这一结论是根据对学生所做的几次语音调

查测验得出的
,

但笔者对这一结论始终感到怀疑
。

自九七年秋季到九八秋季
,

为订正 漳州方言

志 》中的同音字汇
,

笔者与漳州方志办同仁邀请五位

七八十岁的老人
,

每周用二至三个半天
,

花了近一年

的时间
,

逐韵讨论漳州话的语音
。

参加这一工作的同

志惊奇地发现
,

在这五位漳州土生土长的老人中
,

竟

有两位完全分不清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
,

有一位分得

不太清楚
,

分不清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
。

根据笔者以往与上辈人交往的经验
,

他们对这两

类韵母的分辨能力并不见得 比现在的年轻人强
。

因而

笔者相信
,

是否混淆这两类韵母主要与本人的语言素

质有关
,

是属于个体差异
,

而不是人群差异
,

其分布

概率与时代的变化并不相关
。

作为漳州话靠拢对象的

普通话本身是要求区别这两类韵母的
,

所以不存在使

年轻人向分不清舌尖鼻音和舌根鼻音方 向发展的动

力
。

笔者认为
,

漳州话语音近百年来的变化主要表现

在三个方面

一 内部的变化
、

鼻化与非鼻化的互相转化

研究百年前的漳州话语音
,

最有用的资料是清代

中晚期编撰的 雅俗通十五音 》
、

增补汇音 》等地方

韵书
。

这一系列书反映的是一百多年前漳州的语音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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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拿它和现在的语音 比较
,

会发现不少 当时的非鼻

化音到现在已经转化为鼻化音
,

也有不少当时的鼻化

音到现在已经变成非鼻化音
。

非鼻化音转为鼻化音

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如无特别说明
,

都以会文堂版

的 《雅俗通十五音 》为准
,

以下分几组举一些被列在

非鼻化韵内的字
,

并考察它们后来的变化

在
“

居
”

的一组 中列有
“

愈
” 、 “

汝
” 、 “

耳
” 、

‘

预
” 、 “

肄
” 、 “
誉
”

等字
,

并都注明是文读音
,

而在

对应的鼻化的
“

桅
”
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

。

但到今天

八十岁左右的一辈人学文读音时
,

这几个字都已转为

鼻化音
,

唯一的例外是在
“

木耳
”

一词中
“

耳
”

仍读

作
。 “

尔
”

字在
“

居
”

和
“

桅
”

两组 中都出现
,

可见当时鼻化和不鼻化两音并用
,

现在只读作鼻化
二白立

曰

在
“

月
”

的一组中列有
“

纽
” 、 “

扭
” 、 “

钮
” 、

‘

钮
” 、 “

谬
”

等字
,

并都注明是文读音
,

而在对应的

鼻化的
“
牛
”
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

。

但到六七十年前

的一辈人学文读音时
,

这五个字都 已转人
“

牛
”

的一

组
,

惟有 口语中
“

钮扣
”

的
“

钮
”

字仍读作
。

在
“

规
”

组 的
“

季
”

韵 中列有
“

尉
” 、 “

蔚
” 、

‘

慰
” 、 “

畏
”

等字
,

并都注明是文读音
,

而在对应的

鼻化的
“

挥
”

的一组中没有这些字
。

但这些字在六七

十年前就已转为鼻化音了
。

在
“

胶
”

的一组中列有
“

咙
”

和
‘ ,帐

”

字
,

并分

别注明是
“

咙喉
”

的
“

咙
”
和

“

蚊帐
”
的

“

帐
” ,

而在

对应的鼻化的
“

监
”

的一组中只收有
“

咙
”

字
。

这说

明当时
“
帐
”
字还未鼻化

,

而
“
咙
”
字是鼻化音和非

鼻化音并用
。

但这两个字在六七十年前就 已完全鼻

化
,

转人
“

监
”

的一组了
。

在
“

瓜
”

组的
“

核
”

字韵中列有
“

汰
”

字
,

并注

明
“

地名
” ,

而在对应的鼻化的
“

官
”

的一组 中不收

此字
。

但这个字现在 已转人
“

官
”

组的
“

寒
”

字韵
,

并从
“

他
”

母变为
“

地
”

母
,

如华安的地名
“

汰内
” 、

“

汰 口
” 。

在
“

交
”

组的
“

厚
”

字韵中列有
“

闹
”

字
,

而在

对应 的鼻化 的
“

艾
”

组 中不收此字
。

在
“

嘉
”

组 的
“

贾
”

字韵中列有
“
症
”

和
“

哑
”

字
,

而在对应的鼻

化的
“

更
”

组 中不收
。

但这些字到现在都 已经鼻化

了
。

鼻化音转为非鼻化音

以下举出一些被 十五音 》列在鼻化韵内的字
,

并考察它们的变化

在鼻化的
“

监
”

组的
“

监
”

字韵中列有
“

中 中

央
” 、 “

橄 橄榄
”

两字
,

而在非鼻化的
“

江
”

组的
“

江
”

字韵里不收
“

中
”

字
,

在非鼻化的
“

干
”

组的
“

干
”

字韵里不收
“

橄
”

字
。

由此可见 当时
“

中
”

字

与
“

橄
”

字分别有 白读音 和
。

但到 了六

七十年前
,

漳州人说
“

滕中央
”

和
“

橄榄
” 已经不用

鼻化音
,

而是把
“

中
”

字与
“

橄
”

字分别读作

和 了
。

有趣的是在厦 门话 中
“

橄
”

字至今仍保

持为鼻化音
。

在鼻化的
“ ”

组的
“ ”

字韵中列有
“

字
,

并 注 明
“
赤

,

蟋蟀别名
” ,

而 在非鼻化的
“

恭
”

组中不收此字
。

但现在七八十岁的漳州人讲到

蟋蟀时
,

都会说
“

乌龙
、

赤蛰
” ,

可见
“ ”

字早

已转化为非鼻化音了
。

、

塞声韵尾的转化
“

席
” 、 “

夕
” 、 “

石
” 、 “

硕
”

等字上古都属于
“

铎
”

部
,

中古都属于
“

梗开三昔
”

韵
,

其中
“

席
” 、 “

夕
”

是
“
邪
”

母字
, “

石
” 、 “

硕
”

是
“

禅
”

母字
。

这些字

在漳州话中文读音应该是
,

这四个字连同在 《广

韵 》中与
“

席
” 、 “

夕
”

同音的
“
汐
”

字
,

在 十五

音 》中都列在
“

经
”

的一组中
,

被注明是文读音
,

读

作
,

七十岁以上识字的漳州人也都按此音读
。

但

是到了今天
,

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
,

六十岁以下的漳

州人基本上已把这些字读作 音
。

“
匹
” 、 “

悉
” 、 “

疾
”

三字同属中古的
“

臻开三质
”

韵
,

在漳州话中应该读成以 收音
,

在 《十五音 》中

的注音分别是
、

和
,

七十岁以上的漳州

人也多这样读
。

但今天七十岁以下的漳州人都将这三

个字读作以 收音的
、

和
。

“

忆
”

字属中古的
“

曾开三职
”

韵
,

、

属于该韵的

字在漳州话里既有以 收音的 如
“

书
”

母字
“

式
” ,

也有以 收音的 如
“

群
”

母字
“

极
” 。 “

忆
, ,

字在

十五音 》中同样有两种读音 的注义是
“

怨也
,

记也
” ,

的注义是
“

思念也
” 。

而在 广韵 》里与

之同音的
“

亿
” 、 “

臆
” 、 “

缭
”

等字却只有 一种读

音
,

这是清代的情况
。

到了现在
,

漳州人都把
“

忆
”

字只读作 的音
。

应该注意 的是
,

在 口语 中说到
“

看在某人 或某事 的分上
”

时
,

还用到
“

忆着
”

这词
,

其中
“

忆
”

字至今仍读作
,

这大概就是 十

五音 》中的
“
怨也

,

记也
” 。

由此可见现在
“

忆
”

字

的两种读音仍在使用
,

不过音与意的结合颠倒了
。

、

文
、

白读之间的转化

漳州话的文读音比较接近唐代以来从中原传来的

切韵 》的语音系统
,

而白读音则是 比唐音更古老的

汉晋北方方言传到本地后的变体
。

从白读音向文读音

转化是从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化
,

对本地而言是土话向

官话转化
。

漳州话的这一过程在清末 以来并未停止
。

尤其是现代从普通话转借过来的新词多使用文读音
,

更导致 口语中的文读成份不断扩大
。

白读转为文读大多发生在最近的四五十年间
,

在

书面语和新出现的辞句这两个范围内发展得最快
。
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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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口语和民俗和民间文艺的词汇方面
,

这种转化就很

慢而且不明显
。

另一方面
,

由于废科举
、

办新学
,

学生不再使用

文读音读古书
,

社会上对这种
“

孔子 白
”

也逐渐生

疏
。

这导致在比较接近生活用语的范围内
,

一些
“

年

轻
”

的文读音又反而向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比较古老的

白读音转化
。

白读转为文读

在四五十年前
, “

聪明
”

和
“

清明
”

都有文
、

白

两 种 读 音
,

也 即 妙
、

和

妒 解
、 。

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一

般大众
,

都是两种读法并用
。

其中
“
聪明

”

的白读音

多用于形容小孩子会读书
,

仅此细微差别而 已
。

到了

今天
,

这两个词的白读音 已经不再使用 指漳州城区

而言
,

因为城区的语音变化 比较快
,

听得懂的人也

很少 了
。

再看一看 《十五音 》
,

在
“ ”

组 中列有
“

伤
” 、

‘

猖
” 、 “

营
” 、 “

常
”

等字
,

所举的例词为
“

着伤
” 、

“

猖魔
” 、 “

营蒲
” 、 “

平常
” 。

现在
,

即使是没读过旧书

的普通群众
,

后三个词也读作文读音
。

而
“

伤
”

字的

白读音只在转义为
“

过分
”
时才使用

,

例如
“

伤大
” 、

“

伤细
” 、 “

伤咸
” 、 “

伤暗
”

等
。

在鼻化的
“

官
”

组的阴去韵中列有
“

观
” 、 “

灌
” 、

“

鹤
”

等字
,

在
“

观
”

组 的阴去韵里也收有这些字
,

这显然是一组文
、

白对应的音
,

可见在当时这三个字

都有鼻化的白读音
。

在 “
官
”

一组 中还列有
“

案
” 、

“

兼
”
两字

,

与
“

干
”

组的
“涧

”

字韵中的同样两字

相对应
,

可见鼻化韵中的
“

案
” 、 “

兼
”

两字也是白读

音
。

但六七十年前漳州人说这些字 已经不用 白读音

了
。

在
“

更
”

组中列有
“

耕
” 、 “

羹
” 、 “
经
” 、 “

径
”

等

字
,

所举的例词为
“

耕 田
” 、 “

菜羹
” 、 “

织经
” 、 “
山

径
” ,

很明显都是 白读音
。

这些字现在的漳州人都按

文读音读
,

惟有
“

经
”

字转义为
“

蜘蛛经网
”

才用 白

读
, “

径
”

字在地名
“

径 口
”

中才用白读
。

在
“

惊
”
组中有

“

兵
” 、 “
缨
” 、 “

馨
” 、 “

庆
” ,

很

明显是白读音
。

到了现在
,

不但年轻的漳州人不懂这

些白读音
,

一 年订正漳州话的同音字表时被请来

的七八十岁老人也只有一两个能想起在
“

兵部尚书
”

和
“

帽缨
”

这两个词 中的
“
兵
”

和
“

缨
”

应该读作

和
,

至于后两字的白读音则没人能想起

来
。

在
“

挥
”

组 的阴平韵 中列有
“

川
”

和
“

村
”

字
,

这两个白读音现在也不用了
,

只有
“

川
”

字在转义为
“

民少
”

时才用白读
。

在
“

茄
”

组的阴平韵 中列有
“

邀
”
和

“

挑
”

字
,

所举的例词为
“

相邀
”
和

“

挑夫
” ,

显见是 白读音
,

但现在这两个词都读作文读音了
。

“

振
” 、 “

注
” 、 “

雀
” 、 “
守
” 、 “

成
” 、 “

谢
” 、 “

实
” 、

“

斜
” 、 “

鲜
” 、 “

转
” 、 “

指
” 、 “

学
”

这类常见字
,

漳州

人现在都按文读音读
。

在 日常 口语中说到这些字时一

些人还会读出白读音
,

但已不太清楚应该写作什么字

了
。

例如
,

如今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
、 、

·

一 应该写作
“

实腹
” 、 “

注

意
” 、 “

振动
” 、 “

膺头雀仔
” 。

文读转为白读

因为
“

孔子白
”

的废止
, “

黑
” 、 “

白
” 、 “

黄
” 、

‘

青
” 、 “

红
” 、 “

赤
” 、 “

天
” 、 “

雨
” 、 “

雪
” 、 “
山
” 、

“

岸
” 、 “

树
” 、 “

草
” 、 “

鸟
” 、 “

虫
” 、 “

鱼
” 、 “

皮
, , 、

“

钱
” 、 “

线
” 、 “
血
” 、 “
汗
”

这类 日常生活用字的文读

音
,

越来越少人使用
,

读书人逐渐用民间使用的白读

音来代替
。

到现在多数人已经不懂得在漳州话里这些

字还有另外的读音
,

即使在读
“天山

” 、 “
血汗

” 、 “

伟

岸
, 、 “

树立
” 、 “

青红皂白
” 、 “

冬虫夏草
” 、 “

皮肉之

苦
”
这些必须用文读的书面语时

,

很少人能用文读音

来读
。

这种文读音逐渐消失的情况很普遍
,

很难找出一

个规律来说明哪些文读音最容易失传
,

不过这样的字

例是不胜枚举的
。

二 向普通话靠拢

语音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非常明显
,

以下用几个

方面的例子来说明
、

声母的转变

送气变不送气

在 十五音 》中
“ 刁 ”

、 “

衷
”

字属于送气的
‘

他
”

母
“

奔
” 、 “

波
”

等字属于送气的
“

颇
”
母

“

拘
” 、 “

轨
” 、 “

诡
”

等字属于送气的
“

去
”

母 七十

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送气音
。

但这些字在

普通话中都读不送气音
,

受此影响现在的年轻人讲本

地话时也逐渐将这些字读成相应的不送气音
。

“

标
”

字在 《十五音 》中虽然列在不送气的
“

边
”

母之下
,

但七十岁 以上 的漳州人都是把它读成送气

音
。

年轻人受普通话影响
,

逐渐将
“

标
”

字读成不送

气音
。

不过一些如
“

厄仔标
” 、 “

标头
”

等很地方化的

词
,

则其中的
“

标
”

字无论老少仍读成送气声
。

这个

字在一百多年由不送气变为送气
,

再由送气变为不送

气
,

确实是很奇怪的的现象
。

不送气变送气

在 《十五音 》中
“

凭
” 、 “

频
” 、 “

擎
”

等字属于不

送气的
“

边
”

字头
, “

特
”

字属于不送气的
“

地
”

字

头 七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不送气音
。

但这些字在普通话中都读送气音
,

受此影响现在的年

轻人讲本地话时也逐渐将这些字读成相应的送气音
。

向普通话的声母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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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话的声母中
,

和 是普通话里没有的
,

某

些发 和 声的字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
,

逐渐按普通

话里对应的声母发音
。

在 《十五音 》中
“

晚
” 、 “

挽
”

两字列在
“

〕
”

母下
“

岸
” 、 “

危
” 、 “

魄
” 、 “

冤
” 、

‘

巍
” 、 “

伪
” 、 “

魏
”

等字列在
“

语
”

母下 七十岁以

上的漳州人读这些字也是读 和 的声
。

但这些字在

普通话中都属于零声母的音
,

现在的年轻人讲本地话

时
,

就将这些字读成零声母的
“

英
”

母音
。

“

联
”

列在
“

门
”

字头下
,

也是读 声的
,

七十

岁以上的漳州人读成
“

绵
”
的音

,

因为此字在普通话

中读 的声
,

现在六十岁以下的几乎全读成
“

连
”

的
生
曰

“

植
” 、 “

殖
”

在 十五音 》中列在
“

时
”

母之下
,

上年纪的人也读作
,

五十岁以下的人多因普通话

读 的音而把它们读作
“

曾
”

母音
。

“
牛
”

的文读音为
,

如
“
牛黄

” 、 “

风马牛

不相 及
”

等上 年 纪 的漳 州 人都按 《十五 音 》读 作
“

语
”

母的音
。

此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是
,

现在漳州

人就按普通话音读成
“

柳
”

母音
,

如
“

牛顿
” 、 “

孺子

牛
”

等
。

增音

在 《十五音 》中
“
限
”

字列在
“

英
”

母之下 七

十岁 以 上 的漳州人读这个字 也是按零声母读
。

但
“
限
”

字在普通话中是有声母
,

现在的漳州人根据
“

希
” 、 “

喜
” 、 “

系
” 、 “

戏
”

在漳州话中都属
“

喜
”

母
,

便将
“
限
”

字读成
。

更奇怪 的增音现象是
,

现在漳州人将原来读作
论 的

“

危
”

字读成零声母 的 论 音之后
,

又按读
“

限
”

字的原则
,

凭空加上声母
,

读成 己 音
。

、

韵母的转变

舌尖鼻音转为舌根鼻音

有一些鼻音尾 的字
,

如
“

轻
” 、 “

微
” 、 “

蒸
” 、

“

兴
” 、 “

胜
” 、 “

承
” 、 “

证
” 、 “

症
”

等
,

在普通话中应

该读作舌根鼻音
。

但在漳州话中
,

无论是各种版本的

《十五音 》的记载
,

还是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实际交

谈
,

都是读作舌尖鼻音
。

近四十年来
,

由于受普通话

的影响
,

年轻人已倾向于将这些字按舌根鼻音读
。

唯

一的例外是
“

轻
”

字
,

漳州人还是顽固地读作舌尖鼻

音
。

但根据
“

轻
”

字创造出来的
“

氢
”

字
,

不管哪个

年龄段的人都读作舌根音
。 “

症
”

是中医的常用字
,

因而也较难变音
,

现在说到
“

症头
” ,

多数人还是读

作舌尖鼻音
。

舌根鼻音转为舌尖鼻音

在漳州话中
, “

侦
” 、 “

贞
” 、 “

祯
” 、 “

祯
”

等字无

论是各种版本的 《十五音 的记载
,

还是现在七八十

岁的人的实际交谈
,

都是读作舌根鼻音
。

近四 十年

来
,

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
,

年轻人已倾向于将这些字

按舌根鼻音读
。

唯一的例外是
“

侦
”

字
,

至今多数漳

州人还是读作舌根鼻音
。

直接转为普通话的韵母
“

当
”

字在漳州话 中本来读作
, “

冈
” 、

“

刚
” 、 “
钢
” 、 “

纲
”

字本来读作
, “
芒
” 、 “

茫
” 、

“

盲
”

字本来读作 价沙
, “

档
” 、 “

荡
”

字本来读作

妙
,

现在 多 根 据 普 通 话 音 读作
、 、

解 和 眼
。 “

当
” 、 “

冈
” 、 “

刚
” 、 “

钢
” 、 “

纲
” 、

“

芒
, , 、 “

茫
” 、 “
档
”

和
“

荡
”

等字在 《广韵 中属
“

宕开一唐
”

韵
,

在普通话中应读
、 、

的

音
,

在漳州话中应读
、 、

的音
,

所 以这种

转化还是很合逻 辑 的
。

而
“

盲
”

字属
“

梗开二庚
”

韵
,

在现代北京音 中读 的音是很特别的
, “

盲 舟

字音的转化就尤其表现出普通话音的强烈影响
。

“

奥
” 、 “

澳
” 、 “

懊
”

在 十五音 》列在
“

高
”

组

的
“

告
”

字韵里
,

读作
,

但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漳州

人大多按普通话的韵母读作
。

、

音调的转变

阳去变阴去

漳州话里阳去声发生连读变调时就变成阴去声
,

而在普通话里没有阳去和阴去之分
,

只有去声一调
,

由于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
,

现在的年轻人将本地话

里许多阳去声的字读成阴去声
。

如
“

旱
” 、 “

捍
” 、

“

焊
” 、 “

翰
” 、 “

瀚
” 、 “

憾
”

等字在漳州人中大多读成
“

汉
”
的音

。

阴平变阳平

在 《十五音 》里
“

花
” 、 “

华
” 、 “

哗
”

等字出现在
“

瓜
”

组
“

檬
”

字韵
“

喜
”

母下
,

而不在
“

瓜
”

组的
“

瓜
”

字韵下
。

在 增补汇音 》里
“

花
” 、 “

华
” 、 “

哗
”

等字出现在
“

瓜
”

组的
“

瓜
”

字韵下
, “

华
”

字也出

现在
“

瓜
”

组的
“

檬
”

字韵下
。

可见这三个字在当时

是有阴平和阳平两种读音
,

可是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

都读成阴平声
。

因为这个字在普通话里读阳平

声
,

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按普通话音读成
。

“

荃
”

字在 《十五音 》和 《增补汇音 》里都不出

现
,

因为清末有个曾国荃
,

这个字在漳州就较为常用

了
,

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读成阴平声
。

但此

字在普通话里读阳平声
,

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也

大都读成阳平声
。

阳平变阴平
“

摧
”

字只 用 于 书面语
,

在 《十五音 》里属于
“

桧
”

组
“

葵
”

字韵
“

曾
”

母
,

在 增补汇音 》里属

于
“

巍
”

组
“

培
”

字韵
“

曾
”

母
,

都应该读 己
。

不知是为什么
,

现在有文化的七八十岁老人都读成

音
。

因为这个字在 口语里很少用
,

现在五十岁

以下的人都按普通话音读成
。

这个字的读音就

从阳平变为阴平
,

声母
、

韵母都变
,

一百多年来在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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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话中的变化最大
。

上声变去声
“

愤
”

字在漳州话 中原来是读作上声
,

但在普通

话里读去声
,

因为此字仅在书面语中出现
,

现在的漳

州人都按去声读
。

平声变上声
“

岗
”

字在漳州话 中原来是读作阴平声
,

至今一

般漳州人还把
“
站岗

”

读作
。

但
“

岗
”

字

在普通话里读上声
,

由于最近电视广播里常说到
“

下

岗
”

这一词
,

很多漳州人遂将
“

岗
”

字按普通话读作

上声
,

把
“

下岗
”

读作以
。

、

按普通话发音

纠正误读
一一些 传统 的 误读音 根据普通 话 纠正 过来

。

如
“

映
” 、 “

玺
” 、 “

森
”

三字
,

各种版本的 十五音 都

分别收在
“

姜
” 、 “
居
” 和

“

公
”
的一组中

,

不少旧读

书人也都误读作
“

快
” 、 “

尔
”

和
“

毒
”

的音
。

由于普

通话的流行
,

现在的漳州人读古文时 已经懂得正确的

读音了
。

因简化字而改读音
“

特征
”
和

“
征兵

”

的
“

征
”

字原为
“

微
” ,

所 以

六十岁以上的漳州人多说成 和
。

由

于
“

微
”

字简化为
“
征
” ,

现在五十岁 以下的漳州人

大多说成 和 飞
。

三 受厦门话影响

厦门话对漳州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
、 “
海下

”

音的影响

漳州人将角美以东直到厦门一带的闽南话语音称

为
“

海下音
” 。

清代 以来
,

厦 门取代 了漳州 的月港
,

成为重要的海运港 口
。

随着习于
“

贩运东西二洋
”

的

漳州人频繁经厦门出海
,

厦门语音对漳州的影响 日益

加深
。

十五音 》将
“
女
”

字收在
“
居
”

组中
,

在
“

船
”

组中不收
“

女
”

字
,

只 收
“

汝
”

字
,

并注 明
“

海 上

腔
” 。

现在 又十岁以上的漳州人还将
“

女
”

字读作
,

而绝大多数漳州人已将
“
女
”

字读作 了
。

另外
, “

输
” 、 “

舒
” 、 “

处
” 、 “

趣
” 、 “

如
” 、 “

儒
” 、

“

树
”

的文读音在 十五音 》里都是收在
“

居
”

组中
,

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读法也都和 《十五音 》一致
,

但

五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一般都按厦门音读成 的音
。

‘

所
” 、 “

初
”

在 十五音 》里都是收在
“

稽
”

组

中
,

现在七八十岁的人的读法也都和 《十五音 》一

致
,

但五 十岁 以下 的漳 州 人一般都按 厦 门音读成
“

沽
”
的一组中的音

。

以前漳州人将
“

自己
”

说成
,

现在则普遍

跟着厦门人说成
。

、

教会语音的影响

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漳州都是用厦门话传教的
,

漳

州的基督徒也用厦门话朗读圣经和举行礼拜仪式
。

如
“

上 帝
”

和
“

篇 言
”

漳 州 话 应 该 读成 妙 醉 和

卿
,

但漳州的基督徒都说成 妙 和
,

此外
“

约翰
” 、 “

路加
” 、 “

创世
”

等词也都

按厦门音读
。

由于 旧时代教会学校在漳州 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
,

因而在漳州的
“

新派
”

知识分子中
,

不少受传教的厦

门音影响很大
,

自觉或不 自觉地用厦门音来代替漳州
崖匕
曰

二 词 汇

一百多年来
,

漳州话词汇的变化是极其显著的
,

一 年订正漳州话的同音字表时
,

笔者拿 十五

音 》里的词汇来请七八十岁的老人解释
,

发现其中已

经有相当多的词没有人能懂
。

看来这部分词汇恐怕要

永远湮灭在历史的灰尘中了
。

现在我们所能探讨的只

有它们以外的词汇
。

要全面地阐明词汇的变化也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做

到的
。

本文只从几个方面各举小部分例子
,

仅想勾勒

出一个概貌
,

绝不能囊括词汇变化的所有方面
。

一 消失的词汇
、

由于物质环境的变化

与被淘汰的技术与作业方式有关

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
,

一些 旧的工具和生产作业

已经被比较先进的技术所淘汰
,

与此有关的词汇也不

可避免地从漳州话中消逝
。

碌礴 和连枷 乃 都是农具
,

前者

用于平整 田地
,

后者用于打谷子
。

现在人们对它们已

经很陌生了
,

幸而这两个名词不是本地特有的
,

所以

它们不会死亡
,

将要消失的只是它们的本地读音
。

已

经或正在消失的是漳州话特有的某些有关农业的词

汇
,

如 粪纸 农家攒积垃圾
、

草木灰等的

处所
、

擦硅 内表面有粗凹 凸纹的陶

盆
,

用来擦洗植物块茎内的淀粉
、

踏车 脚踩水车

提水灌溉
、

掌草 用手在水田里拔杂草 等
。

其它行业也有很多词汇已经或正在消失
,

如 播

制作棺材的小斧
、

墨拭仔
木匠用来画线的工具

、

桶程 箍桶时用

来勒紧蔑箍的工具
、

纱口仔 缠纱器
、

斗栗 类似短尺子一样的东西
,

斗量谷物时

用它在斗 口刮过
,

以示度量经过验证
、

漏母砚 制

冰糖用的容器
、

落箍 麟 竹编 圆环
,

扛
、

挑

重物时垫在底下
、

落索 用于绑
“

落箍
”

的

绳子 等
。

© 1994-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

近现代漳州话的变化

与不再使用的生活器具有关

随着生产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变化
,

不少 以前漳

州人使用的生活器具现在 已经不再被使用了
,

指称这

些器具的词汇也就逐渐从漳州话中消逝
。

如 门

从 内面 顶 住 大 门的棍子
、

〕屋 仔

上面带有屋顶 的独立大 门
、

搭拱仔
以竹节制成的瓢勺

、

艳

搂集草
、

树叶等的竹耙
、

灯猴 放置老式油灯的竹

架
、

柴屐 木屐
、

手 臼 春米的石 臼
、

火管 吹

火筒
、

葱管 罩煤油灯的玻璃管
、

尿鳖 夜壶
、

骨

交白 裹脚布
、

弓鞋 小脚女人穿的绣鞋
。

也有一些词汇
,

虽然其基础 已经消亡
,

词本身却

继续存在下来
。

如
“

钱贯
”

原指串铜钱的双股小麻

绳
,

又引伸为视钱如命的人
,

正是这个引伸义使该词

免于死亡
。

被科学术语取代的旧名称

由于医学的进步
,

比较科学的疾病名称慢慢在社

会上普及
。

一些的本地旧的病名也逐渐被流行于全国

的名称所代替
,

如
“

细病
”

改称为
“

疥病
”

或
“

结

核病
” , “

猴损
” 、 “
结食

” 、 “

呕涝
” 、 “

肿额
, , 、 “

虾
“

羊母晕
” 、 “

冬瓜媲
”

则分别改叫
“

何楼病
” 、

“

食道癌
” 、 “

霍乱
” 、 “

甲状腺肿
” 、 “

哮喘
” 、 “

癫痛
” 、

“

皮肤癌
” 。

由于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
,

对于一些 自然现象的

旧 说 法 已 慢 慢 被 科 学 术 语 所 替 代
, ‘

像
“

地 动
〔 〕 ” 、 “

起蛟
” 、 “

报头
”

这类词汇已基

本上失传
,

代之以
“

地震
” 、 “
山洪

” 、 “

起台风
”

等
。

、动植物名

山于除虫剂
、

灭草剂的广泛使用
,

加上漳州人野

外生活的 日渐减少
,

一些原来常见的动
、

植物对于年

轻的城乡居民变得越来越陌生
,

它们的名字也逐渐从

漳州话中消失
。

地蛹 以僻 一种孽生在屋角湿地上的昆虫
、

二 寄生蜂
、

虾仔 一种小

型蜻蜓
、

地鲜 以抖 一种在沙地上捕食蚂蚁的昆

虫
、

马 缨 。 ,飞 飞 一 种 红 色 大 蚂 蚁
、

地 猴
。僻 己 地老虎

、

涂虫 二 酥 一种可以食

用的海滩小虫
、

牛蟀 牛蛇
、

蛆龟 一种作金鱼饲

料的浮游动物
、

水铰剪 一种生活在水面上的蜘蛛

这些昆虫名字
,

乌蜕 一种眼镜蛇
、

饭匙

冲 ,飞 、 一种眼镜蛇
、

害仔 沥启 鳄
鱼

、

红猪母 四脚蛇
、

青竹丝 竹叶青 这些爬行

动物名字 乌撅 、
、

青鸭仔
、

东

屎喀 、 、。 、

鸽鹅
、

钓鱼翁
、

豆仔鸟这些

鸟类名字都被电视里常出现的果蝇
、

眼镜蛇
、

鹦鹉
、

秃鹜
、

角马
、

犀牛
、

海豚
、

恐龙等国外动物名称排挤

掉 了
。

多尼
、

刺觅
、

芒冬
、

埔
、

刺菠
、

加

冬
、

滕岭饭
、

猪母奶
、

鸭鹊刺
、

山

厚末
、

水菱材
、

羊戴来这些在漳州用了千百年的野生

植物的名字也随着它们越来越少见而逐渐让位于草

毒
、

棕搁
、

郁金香
、

康乃馨等时髦的名字
。

、

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

称谓

旧时讲究礼节
,

在称谓方面也有所体现
。

例如
,

过去不仅晚辈对长辈有敬称
,

长辈对晚辈也有敬称

—
“

信
”

和
“
老
”

字
。

“

信
”

字有两种声调 阴去和阴平
。

阴去声用于

尊称 姑 爷
,

如 姑 爷名
“

水木
” 、 “

山仔
” ,

则称
〕 、 。

阴平声用于尊称媳妇

如儿媳或弟妹名
“

秀珍
” 、 “

梅花
” ,

则称
、

。

“

老
”

字用于尊称下辈的朋友
,

如儿子的同学或

者外孙的同事名
“

阿才
” 、 “

周饲
” ,

则称
、

恢℃
。

旧时漳州人对与 自己重名的人一般不直呼其名
,

而用一种特殊的称呼
“

偶的
· ” 。

对第三者指称时

也不叫名字而说
“

优偶的
· ” 。

以往人们特别重视亲戚关系
,

男人丧偶后续弦
,

后妻一般要与前妻的娘家保持某种特别的关系
,

也即

后妻认前妻的父母 为父母
,

前妻的父母认后妻为女

儿
。

为了与真正的母女或父女关系相区别
,

背称时要

在称谓之前加
“

接面的
· ”

三字作定语
。

这

种
“

接面
”

的关系
,

往往会长期维持下去
。

现在的人注重效率
,

避免繁文褥节
,

这类称谓就

不再使用了
。

人称代词
“

伯
”

一般和
“

玩
”

相对
,

两

字都表示
“

我们
”
的意思

, “
优
”

字把听话人包括在

内
, “

伯
”

字把听话人排除在外
。

但是
“

伯
”

字过去

还有另一种用法
,

即表示
“

您
”

或
“

您的
”

的意思
,

例如
“

伯倚哪口
”

意为
“

您住哪儿
”

“

伯遐尽闹热
”

意为
“

你们哪儿很热闹
” 。

如今
“

伯
”

字的这种意思在漳州城区 已经很少用
。

如果域里还有

人这么说
,

那就会使人觉得异常
,

显得像乡下人了
。

誉语

由于时代的改变或居 民价值观念的转化
,

一些原

属于骂人的词汇由于知道其原意的人越来越少
,

因而

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变小
,

以致于逐渐消失
。

封建时代极刑主要 为砍头
,

民国之后就改为枪
毙

,

所以漳州话 中原有的置语
“

数 头
” 、 “

摧

头
”

便慢慢废弃
,

代之而起的是
“

拍枪
” 。

腺鼠疫 黑死病 在 旧时代曾是死亡率极高的传

染病
,

患 者 死 时 体 现 黑 斑
,

故 本 地 叫 作
“

起 楞

梦
” 。

在漳州话 中
“

起楞
”

是一种诅咒人 的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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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
,

现在鼠疫 已绝迹多年
,

如今的人都没见过鼠疫流

行
,

因而
“

起楞
”

这个词也就极少人使用了
。

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和本地 旧小说的描写
,

至少在

明末到清初
,

漳州地 区有
“

南风
”

的陋习
。 “

后溯

过 ”
、 “
后烧

”

等词就是专 门骂要童的晋语
,

几十年来由于
“

尚南风
”

陋习的革除
,

该词现已被理

解为
“

自找麻烦
”

的意思
,

骂人的意味已经几乎没有

了
,

而且用这些词汇的人也不多
,

这些词正濒于消

亡
。

封建时代贞操概念非常绝对化
,

十分强调所谓的
“

女德
” ,

漳州妇女最忌怕被人骂
“

烧
” 。

三四十

年前
,

女孩子吵架时动辄骂对方
“

烧
” 。

近年来随着

西方观念 的传人
,

女性的魅力是很多人所津津乐道

的
,

更有甚者
, “

富于性感
”

也成为一些人的
“

长

处
” 。

现在除了守旧人士之外
, “

烧
”

字 已经不算置语

了
,

而且年轻人已经极少说到这个字了
。

、

受普通话的影响

几十年来能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
,

漳州话中与

普通话相近的词 自然而然地逐渐被普通话的相应词所

取代
。

这类词汇非常多
,

包括 日常生活中的最积极的

词汇
。

如
“

挥
”

车
”

改说
“

驾驶
”

或
“

驶车
”

“

油肉
’,

改说
“

肥肉
” 。

此外
“

涂炭 沥
” 、 “

电

军
, 、 “

电船
” 、 “

番仔火
” 、 “

红毛灰
” 、 “

犊瓶
” 、 “

根

头
, , 、 “

行车
” 、 “

数念
” 、 “

分会
” 、 “

讲古
” 、 “

跋万六
”

等词或短语原是漳州人经常说的
,

现在 已大多改说成
“

煤炭
” 、 “

汽车
” 、 “

汽船
” 、 “

火柴
” 、 “

水泥
” 、 “
花

瓶
, , 、 “

根源
” 、 “

开车
” 、 “

想念
” 、 “

分辩
” 、 “

讲故事
” 、

“

打扑克
”

等等
。

二 新增的词汇

漳州话中的新词主要来 自政治上的新辞
、

科技术

语和外来语
。

前两类词汇不必举例人们就可 以了解
,

值得一提的只是外来语
。

外来语包括从外国语和国内的外地方言引进的词

汇两种
。

前者 的数量很不少
,

例如 无论在 《十五

音 》还是在 《增补汇音 》里
,

都没有现在漳州人常挂

在嘴上 的
“

镭
”

字
,

可见至少在清代中晚期漳州

还是用
“

钱
” 、 “

银
”

等来称呼阿堵物
, “

镭
”

字是 以

后才从马来话的 借用过来 的
。

此外诸如
“
哥工

” 、 “

雪文
” 、 “

洞角
” 、 “

招票
” 、 “ 巴刹

” 、 “

钱龟

力 众
”

等词都和普通话的
“

咖啡
” 、 “

肥

皂
” 、 “

手杖
” 、 “

礼帽
” 、 “

市场
” 、 “

巧克力
”

等词的音

与形都不同
,

显然不是从共同语来的
,

是直接或间接
“

走私
”

进来的

漳州话从外地方言引进词汇是 自古就有的
,

到近

现代这一现象仍在继续
“

研
”

字的释 义在 《十五音 》
里是

“

石研
” ,

在 《增补汇音 》里是
“

瓷器
” ,

都 和
“

瓶
”

字的意义不同
,

漳州 人把瓶子说成
“

研
”

是三

四十年代才从厦门话引人的
。

到现在
“

酒歼
”

一词甚

至用得比
“

酒瓶
”

还要普遍
。

同时从厦门话引人的还

有
“

相合 一起
” 、 “

拄撞 碰

巧
”

等等
。

三 词义的转化

在 十五音 》里
“

居
”

组 的阴平韵 中收有
“

”

字
,

注 曰
“

妇人 阴户
” ,

而 在 《增 补 汇音 》的
“

矶
”

字韵中收有
“ ”

字
,

所注的意思也相 同
。

实

际上
,

漳州话里有现成的对应这个意思的
“

膛
”

字
,

所以漳州人是不会去用这个字的
。

但派到漳州的北方

来的官员就可能使用这个字
,

当他们训斥下属时大概

是顾不得斯文
,

动辄骂
“ ” ,

久而久之 具体时间

不敢妄断 漳州人就将
“ ”

字理解为
“

当官的训斥

人
”

的意思
。

到了今天
,

漳州人说
“

头家 叫
”

或

者
“

我互头家叫去
”

时
,

就完全是将
“ ”

字当作

动词
“

训斥
”

使用
。

但
“ ”

字只限用于上司
,

漳州

人绝不会说
“

优
”

老爸共我

直到七八十年前
,

在漳州话中
“

少年家
”

还是专

指要童
,

以至于初到漳州的人会被告诫不得在此地说
“

少年家
”

这个词
,

以免招致不愉快
。

随着这一陋习

的消灭
, “

少年家
”

骂人的意思逐渐淡化
。

到了四五

十年代
,

漳州话中的
“

少年家
”

一词就 已完全等同于

普通话的
“

小伙子
” 。

三 语 法

语法的擅变虽然极其缓慢
,

但也可 以看 出其端

倪
。

以下举的两个例子说明这种倾向
。

一 构词法

旧时对某些瞧不起又惹不起的人
,

如土豪劣绅或

流氓土匪之类
,

漳州话中有一种特别的称呼方式
,

即

在该人的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
“

阿
”

字
。

最有趣的例

子是明代闽粤一带的海盗首领林凤
,

闽南人称他
‘

琳

阿凤
” 。

此公曾雄心勃勃地率领人

马占领 吕宋岛的一部分
,

并攻打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

拉
,

在西班牙文的史料中被记载为
,

日本人

田中萃一郎在其 《东邦近世史 》一书中将

译为
“

李马奔
” ,

中国学者夏 曾佑在其 《中国历史教

科书 》中沿用这一译法
,

后来颜文初直接从西文译为
“

李马芳
” ,

直到张星娘到厦大任教之后时才考证出
一

就是林凤
。

闽南话的这种奇怪的构词法就这

样使一些学者晕头转向
。

直至四五十年代
,

漳州人还常用这种方式称呼一

些社会闻人
、

阔人
、

土匪头等
。

现在大概是社会上很

久就没有这类被瞧不起又惹不起的人 了
,

因而这种在

某人的姓与名之间加上一个
“

阿
”

字的构词法
,

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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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漳州城区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还在使用
。

二 句式

旧时漳州话中有一些句式现在已经没有人或很少

有人使用了
。

例如
“

汝教伊去无
” 汉〕 ,

意为
“

别管他
”

或
“

没关系
” ,

也可 以间缩 为
“

教伊无
” 。

类似的有

“

汝待伊去无
” , “

待伊去死
” ,

意为
“

甭理他
”

或
“

管

他的
”

“

汝教 伊
“

勿会
” ”

或
“

汝 教 伊 奇
”

,

意为
“

你别以为他不会 或不敢
” 。

这种句式如今只有老人和乡下人还在使用
。

漳州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漳州市历 史悠久
,

人文荟萃
,

历 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
。

经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漳州石牌

坊
、

东山关帝庙
、

白礁慈济宫
、

华安二宜楼 处
。

漳州石牌坊 指位于漳州市区香港路北端双门顶的
“

尚书探花
” 、 “

三世宰贰
”

两座明代石牌坊
,

以及市区

新华东路东端岳 口街的
“

勇壮简易
” 、 “

闽越雄声
”

两座清代石牌坊
。 “

尚书探花
”

坊是明万历三十三年

年 为林士章而立
。

林士章
,

漳浦人
,

历任南京礼部尚书
、

国史副总裁
。 “

三世宰贰
”

坊是明万历 四十七年

年 为南京吏部右待郎蒋孟育及其父亲蒋玉山
、

祖父蒋相而立
。 “

勇壮简易
”

坊建于康熙四十六年

年
,

是清康熙帝赐蓝理而立
。

蓝理
,

漳浦人
,

历任左都督
、

福建陆路提督
,

在统一台湾的行动战功显赫
。 “

闽

越雄声
”

坊是清康熙六十一年 年 为许凤而立
。

许凤
,

海澄人
,

历任漳州镇总兵
、

荣禄大夫
、

左都督
,

与蓝理同为清初平台名将
。

这 座右牌坊均为 间 层 柱
,

设置巧妙
,

衔接精密
。

东山关帝庙 在东山县铜陵镇峋峻山东麓
,

’

建于明洪武二十年 年
,

明清两代
,

多次重修
。

庙依山

而筑
,

规模壮观
。

山门
、

前殿
、

天井
、

何廊
、

主殿层层逐高
,

布局巧妙
。

庙内石刻木雕
,

刻工细致
。

殿中悬挂

清咸丰帝御笔匾额
,

上书
“

万世人极
” 四个字

。

明英武殿大学士黄道周撰联云
“

数定三分
,

扶众汉平吴削魏
,

辛苦倍常
,

末了一生事业 志存一统
,

佐熙明降魔伏虏
,

威灵王振
,

只完当日精忠
。 ”

庙西为黄道周出生地
,

称

石斋故里 庙东有钓鳌台
、

风动石
、

石僧邦塔等名胜
。

据考证东山关帝庙是台湾 多座关帝庙的祖庙
,

每年

都有大批台湾同胞来关帝庙朝圣
。

白礁慈济宫 在龙海市角美镇 白礁村
。

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上 一 年
,

奉祀民间名医吴
。

系宫

殿式建筑
,

依山而建
,

双层三进
,

有前殿
、

献台
、

正殿
、

后殿
。

正殿前献台系上下双重须弥座构成的方形平台
,

环台刻有宋代精美浮雕
“
飞天神女

” 、 “
狮子戏球

” 。

庭院有 口
“

龙泉井
” 。

殿前门廊 根精工镂雕的蟠龙石柱
,

系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白礁籍将士后裔从台湾运献的
。

吴 一 年
,

龙溪 今龙海市 人
,

著名道

士
,

道风高洁
,

医术高明
,

有
“

神医
”

之称
,

在闽台影响极其深远
。

台湾省相继建筑了 座慈济宫
,

并以白

礁慈济宫为开基祖宫之一
。

华安二宜楼 在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
。

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 年
。

单元式园形土楼
,

由内外两环建

筑而成
,

直径 米
。

内环楼一层
。

外环楼 层
,

高 米
,

其底层用花岗岩块石
、

条石砌成
,

二层以上生土

夯楼
,

外墙厚 米
。

开大门和两个侧门
,

第一层至三层不开窗
。

木构屋架
。

每层 开间
,

门楼和祖堂占 开

间
,

其余 间分成 个单元
。

全楼有房 余间
。

二宜楼背倚高山
,

面对溪流
,

楼前平坦开阔
,

风光旖旎
,

故有
“

宜山宜水
、

宜家宜室
”

之名
。

现楼内住有 多户 余人
。

土楼规模宏伟
,

纪年明确
、

形成独特
,

保存

完好
,

被称为
“
园楼之王

” 、 “

福建土楼之最
” ,

是福建传统民居中的典范
。

一形 辑

© 1994-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
